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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枟大宋艳后枠 总序

在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 ，在中国有记载的五百余名帝王当中 ，宋太祖赵匡

胤 ，可谓同秦始皇 、汉武帝 、唐太宗一样的屈指可数的佼佼者 。当初 ，陈桥驿黄

袍加身 ，看似一次突发的兵变 ，实乃大势所趋 、众望所归 。登极后的十七年 ，宋

太祖的文韬武略更加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外挥戈南征 ，平荆楚 ，吞吴越 ，伐西

蜀 ，降南唐 ，荡平四海 ，结束了五代十国五十余年的动乱历史 ，开创了九州统一

的新局面 ，对内接受藩镇拥兵乱天下的前代教训 ，用一桌丰盛酒席和一番语重心

长的劝慰 ，即所谓的 “杯酒释兵权” ，便将握在大将们手里的兵权收归自己所有 ，

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 。但 ，令历史遗憾的是 ，就在他雄心勃勃 、励

精图治 、力谋在文治武功上大展宏图之际 ，却留下一个 “烛光斧影” 的千古之

谜 ，出人意料地横躺于万岁殿中 ，与世长辞了 。

弟即兄位 ，赵光义做了大宋王朝的第二个皇帝 ，是为太宗 。太宗的文治武功

虽逊于其兄 ，因跟随太祖征战多年 ，亦堪称是位 “马上皇帝” 。他完成了太祖的

未竟事业 ，即位后的第三年即亲征太原 ，拔掉了大宋疆土内的最后一颗钉子 ———

北汉政权 。但是 ，太宗在位二十二年 ，却始终未摆脱 “烛光斧影” 的羁绊和骂

名 ，尽管他和宰相赵普联手制造了 “金柜之盟” 的神话 ，神话的光环亦未能驱散

他头上弑兄即位的阴霾 ；尤其在其弟秦王廷美 、太祖长子德昭遭其暗算之后 ，更

令天下舆论大哗 ，极大地损伤和影响了他的圣明君主形象 。正因如此 ，此后太宗

在择储问题上是异常认真和严格的 ———不经反复实践论证 ，他宁愿东宫长期空

位 ，亦不肯轻易册封哪一位皇子为皇太子 。可是 ，历史又偏要同他开玩笑 ———他

在八个皇子中选来挑去 ，最后居然选中了酷爱文艺 、不问政事的风流王子赵恒

（即赵元侃） ，那是为了什么呢 ？

赵恒灵前即位 ，做了大宋王朝的第三代皇帝 ，即宋真宗 。宋真宗在中国历史

上 ，是出了名的处理军国重事优柔寡断 、缺少主见的皇帝 。 但恰恰是这个真宗

朝 ，开创了大宋王朝的最佳时期 ———咸平盛世 ，此中之玄妙 ，又是什么呢 ？

史家究其因 ，原来 ，不论当年做王爷 、皇太子 ，还是此后做皇帝 ，赵恒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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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活动着一位既美艳绝伦 ，又贤惠豁达 、善理政事与朝政的奇异女子刘娥 。刘

娥表字懿仙 ，出身寒微 ，三岁而孤 ，还曾一度沦落青楼 。然而 ，正是这样一位为

众多朝臣所不齿的贫贱女子 ，不但做了母仪天下的大宋皇后 ，还在真宗驾崩之后

垂帘称制十一年之久 ，堪称是宋史上最杰出最伟大的女政治家 。若问刘娥何以如

此 ？且看本书一一分解 。

２ 大宋艳后 ·凤歌龙吟



第一回 　
梨香院尧叟寻诗友
四方镇龚美救刘娥

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秋 。成都府梨香院 。

它是成都府一家红极一时的妓院 ：两层飞檐回廊的小红楼 ，巍峨于红秀巷的

中段 。临街的小楼二层的回廊上 ，四盏大红宫灯依次等距地高高挂起 。或倚柱而

立 、或扶栏而面向街心的姑娘们 ，一个个浓妆艳抹 、 俏姿媚态 ，或飞眸 ，或送

吻 ，昼夜如是地招徕着过往客商 。然而 ，正所谓青楼艳艳门扉口 ，有情无钱莫进

来 ，尤其像梨香院这样的高级妓馆 ，非巨商大贾 、朝官士绅 、纨绔子弟 ，即使有

人朝思暮想 ，相思成疾 ，亦是无缘出入的 。

近几日 ，梨香院门前的一纸布告 ，居然震撼了成都府偌大一座山城 。这纸布

告的轰动效应 ，是州县衙门之檄文抑或中书省之制书所难以比拟的 。其布告曰 ：

倩倩 ，妙龄十四 ，原巨贾之千金 ，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舞蹈音律 ，无

所不精 ，无不艺压群芳 。倩倩之姿容 ，堪称天姿国色 ，瑶池天仙 ；美目盼

兮 ，勾魂摄魄 ；酒靥绽兮 ，终世难忘 。即诗所云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是

也 。倩倩乃情痴心笃之女子 ，开苞破身在即 ，其诚向院主要求 ：择选属意郎

君 ，方可首次委身 。故此周知各界 ，有怜爱者 ，不分士绅 、官家 、布衣 ，均

可在本月之内 ，来本院登记候选 。至于酬金 ，听由中选者自便 ⋯ ⋯

布告一出 ，全城大哗 。猎奇看热闹者络绎不绝 ，红秀巷里黑鸦鸦涌动着的人

潮 ，把布告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看不清者引颈举足 ，欲凑近者见缝插针 ，甚或

人墙钻孔 ，硬是往里挤压 ，以至于时不时便有呻吟声 、骂娘声 、求饶声传出 ，更

增加了布告奇异的神秘色彩 。

到梨香院登记的候选者 ，多是成都府的有脸面人物 ，他们或乔装打扮 ，潜形

隐迹地前来观睹 ，或命下人代劳 ，或托朋辈知己潜往 。当然 ，亦有在大庭广众之

下喝五吆六式的报名者 ，但这些人多是街市上的嬉皮玩闹者或明知无望却偏来寻

开心的游闲浪人 、酒肆哥儿们 。

今儿个是布告贴出的第三天 ，这天上午 ，天幕刚放亮 ，就有一个中等身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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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方十九岁的年轻人怯生生 、左顾右盼地朝布告走拢来 。他怕别人认出来 ，特意

着一身书生打扮 ，将帽檐儿压得很低 ，想是心情过分紧张 ，手头拿的那本 枟左氏

春秋枠 ，竟无意间握成了纸卷儿 。

他姓陈 ，名尧叟 ，字唐夫 ，是成都府名门望族陈家的大少爷 ，因去年春天乡

试中了举人第一名 ，人称 “陈举人” 。陈举人自幼父母双亡 ，跟随叔父陈省华读

书求仕进 ，现正寒窗苦读 ，准备明春赴京应试 ，若能金榜题名 ，求得一官半职 ，

就算是有了出头之日 ；作为他的长辈陈省华 ，亦算了却一桩心愿 ———没有辜负胞

兄的临终遗嘱 ，让少失双亲的侄儿成才 。但是近几日 ，陈尧叟自打闻得这一布告

之后 ，便立不安坐不稳了 ，当他得知布告上的倩倩 ，即是那个一年前勇闯诗社 ，

其聪明才智 、机警灵敏令满堂惊叹不已的 １３ 岁小姑娘刘娥时 ，那颗心更是七上

八下 ，不得片刻安宁了 。他早已听说 ，成都府当年发的那场大火使腰缠万贯的绸

缎庄刘老板财尽家破 ，夫妻同赴了黄泉路 ，但他不清楚刘老板的惟一养女刘

娥 ———鹅鹅 ，居然沦落青楼 。当初 ，那场大火刚过 ，他曾生出强烈愿望 ，私会刘

娥 ，甚至与她私订终身 ，但因自己功名未遂 ，正忙于准备乡试 ，加上叔父看管得

十分严紧 ，便无暇脱出身料理此事 。如今 ，他神交了一年的心上人 ，出人意料又

真真切切地沦为烟花女子 ，他这个被称之为 “举人老爷” 的有功名者 ，岂能坐视

不管 ，忍心漠视心爱之人身陷青楼 ，为世人所不齿 ？

这一日清早 ，红秀巷里静悄悄的 ，人迹稀少 ，只有梨香院二楼高挂的四盏大

红灯笼 ，仍在辐射着逗引人的红光 。在红光的映耀下 ，他找到了那纸布告 ，粗略

浏览一遍 ，同耳闻的内容并无差异 。于是 ，他忐忐忑忑地走向梨香院的正门 ，只

在鲜红的门板前游移一片刻儿 ，便横下一条心 ，敲响了大门上的小窗口 。

片刻之间 ，小窗口就打开了 ，四四方方的洞口里 ，露出一张睡意惺忪的中年

男子的脸孔 。

“这么早就光顾 ？” 中年男子口气里带着惊奇 ， “姑娘们都还在梦见周公呢 ，

官人这么早就来 ，是不是 ⋯ ⋯ ”

“老兄曲解了小弟的来意 ，” 陈尧叟忙解释 ，“在下光顾贵院 ，只是来 ⋯ ⋯ ”

“哦 ！官人是来登记的吧 ？” 门人警悟道 ， “倩倩姑娘丑时就不翼而飞了 。全

院几十号人 ，分头寻找了大半夜 ，连个人影儿亦没寻见 ，老板恼恨不已 ，正没处

撒气呢 ，官人此刻来登记 ，岂不自找 ⋯ ⋯ ”

“老兄不会开玩笑吧 ？” 陈尧叟不敢相信耳朵似的 ，急急地说 ， “凭怎的一个

戒备森严的梨香院 ，会让一个手不能缚鸡的小姑娘跑掉 ？”

“咋说不是呢 ？” 门人亦颇疑心地道 ，“可是 ，不由你不信 ，反正是凤去巢空 ，

眨眼一会儿工夫 ，人就不见了 。唉 ，天意哟 ！”

陈尧叟听罢仍不相信 。经他一再追问 ，门人还是反复其说 ，他这才释然 ，吊

在心头的一块重石 ，总算落了地 。然而 ，释然之时 ，他又若有所失 ，自感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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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见到刘娥 、拯救鹅鹅逃出孽海火坑的绝好机会失掉了 。

回府的路上 ，刘娥的娇姿倩影 、音容笑貌 ，就像他的影子 ，紧紧地伴随着

他 ，驱而不散 ，逐之还来 ，特别是第一次遇到刘娥时的场景 ，以及刘娥在众诗友

面前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的落落大方 、超凡脱俗的样儿 ，栩栩如生 ，历历在目 。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仲春上午 ，成都府诗社的诗友们正济济一堂 ，举办社日

活动 。学子们肃然起立 ，刚对孔圣人的画像鞠躬行礼毕就坐 ，就见厅堂门开处踱

进一个少年 ，少年的身后 ，是一位蓄着山羊胡须的身穿长衫的老者 。

“打搅诸位了 。” 老者进得门来 ，向全场抱拳作揖道 ， “请恕在下不请自来 ，

携不才弟子荣临今日的诗会 。诸位皆成都府诗赋高才 ，在下携弟子与会 ，意在让

弟子开阔眼界 ，向各位诗家学习 。亦请各位不吝赐教 。”

好似油锅洒进一瓢水 ，诗友们顿时议论纷纷 ，沸然不已 。他们从不同方向和

角度 ，向蓄着山羊胡须的老者投以鄙视 、不屑的目光 ，好像他将乳黄未退的弟子

带进名扬巴山蜀水的堂堂诗社 ，实属自不量力 ，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 ，这种行为

的本身 ，就是对他们诗社以及他们本人声名的不恭甚至玷污似的 。但 ，他们的社

首苏洵 ，乃是一位谦谦士子 ，他热情地称呼老者为学长 ，还请其师生二人正面就

坐 。

“请问这位小前辈贵庚高姓台甫 ？” 刘娥师生刚落座 ，就有人向刘娥发难 。

“在下小妹姓刘名娥 ，表字懿仙 ，乳名鹅鹅 ，打罢新春正好十三岁 。” 刘娥闻

言不慌不忙欠身 ，转身向前后左右诗社诗友深深躬身施礼说道 。

“小妹 ？” 有几位诗人惊诧地叫出声来 。 没有叫出声来的诗友们 ，听到 “小

妹” 二字 ，亦顿将错愕的目光 ，齐刷刷地投向了刘娥 。只见刘娥从容地脱掉书生

帽 ，露出盘绕于头顶的少女发辫 ，随之旋身儿又深深地一鞠躬 ： “请各位师长学

兄饶小女子欺瞒之过 。鹅鹅本无欺瞒之意 ，恩师惟恐小女子行动不便 ，便小女子

令女扮男装前来请教 。各位师长 、学兄若不嫌弃 ，小女子愿与各位师长学兄直面

相与 。”

直至此时 ，坐在对面的陈尧叟方才认认真真地审视起面前的这个小妹妹 ：十

三岁芳龄 ，却出落得如一朵新绽水仙 ，清丽洁馨 ；高挑的身材 ，在体材偏低偏矮

的蜀女之中 ，恰如孔雀落入鸡群 ，显得格外修长纤秀 ；水灵晶亮的双眸 ，似若两

潭平静清澈的秋水 ，谁若向之注视 ，它就将谁淹没 ；唇红齿白 ，隆准黛眉 ，樱口

香腮 ，肤若凝脂 ，不弄姿自盈丰韵 ，不涂粉黛自是靓丽 。

“请问刘娥女士 ，你可知此处乃何所在否 ？” 陈尧叟正对刘娥注目出神 ，身后

复传出一个不友好的声音 。

刘娥闻言 ，侧身相视 ，坦然抿嘴儿一乐 ： “小妹当然明白 ———此处是成都府

才子聚会的诗社 。”

“既知如此 ，想必刘女士必然知道该诗社是干什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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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娥低眉沉思少许 ，现出些许不悦 ： “小妹不得不声明 ，站在诸位师长学兄

面前的鹅鹅 ，既不敢僭称小前辈 ，亦不敢妄称刘女士 。呼我刘娥 ，或昵称鹅鹅 ，

我倒觉得亲切自然 ，甚望各位师长学兄熟记之 。至于方才那位学长所问 ：诗社是

干什么的 ？小妹虽愚蠢之至 ，亦当知诗社是吟诗 、填词之所在 。”

“好大的口气 ！” 陈尧叟扭颈观看 ，又见一位诗友嘟哝着站起身来 ： “卑人出

上联 ，请问莅临本社的小才子 ，肯否联对 ？”

“还望不吝赐教 ！” 刘娥一拱手 ，像调皮男孩似的 ，满面自信 。

“四面八方位 。”

“东西南北中 。”

“好 ！” 陈尧叟本来同情眼前这位弱女子 ，见她答得干脆利落 ，不禁喊出声

来 。他不愿再有诗友们刁难这位小妹妹 。

先前那位发难的诗友瞪了陈尧叟一眼 ：“中为天地物 。”

“今为鄙夫有 。” 这句下联刘娥接对得更快 。

“这不算联句 ！”

“前辈 ，你的上句亦非对子 ，而是南朝谢灵运的 枟山家诗枠 。”

陈尧叟闻言 ，知此少女满腹文章 ，不禁拍手称妙 。有几位窃议刘娥知识广

博 ，但怜惜她是个女孩 ，不然 ，准是块进士料 。

刘娥的老师有点儿沉不住气 ，忙起身拱手打圆场道 ： “诸位学兄学弟 ，在下

今日领弟子前来参加诗会 ，无非是想让弟子开开眼界 ，向各位讨教 。至于对不才

弟子的考问 ，我看就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

“聆听赐教 ，再考无妨 ！” 刘娥打断了师傅的话说 ， “不过 ，弟子希望的是善

意 ，而不是挑剔刁难 。”

有人点头 ，有人称道 ，亦有人绞尽脑汁捉摸新题目 。 陈尧叟左右观望一会

儿 ，只见身后一位夫子很有礼貌地哈腰说道 ： “请问小师弟 ，你认为唐代哪位诗

人的诗写得最好 ？”

“小女子才疏学浅 ，不敢妄加评论 。但 ，学长若一定让我说 ，我以为李白 、

刘禹锡 、戴叔伦的诗都很有特色 ，而我最喜欢的当首推白居易白乐天 。”

有人起身要求 ：“吟两首你最喜欢的 ，如何 ？”

“那 ⋯ ⋯ ” 刘娥反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略加沉思之后她抱拳作揖说道 ，“小

女子献丑 ，请各位师长学兄海涵 。我现把 枟花非花枠 吟给诸位听 ，请赐教 ，勿见

笑 。” 言罢 ，她便轻摇莲步 ，十分娴熟地吟哦起来 ：

花非花 ，雾非雾 。

夜半来 ，天明去 。

来如春梦不多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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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似朝云无觅处 ⋯ ⋯

“好 ！” 吟哦的余音尚在绕梁 ，便有人大声击掌叫好 。

“各位我有个建议 。” 此时的陈尧叟已倾心于十三岁的少女刘娥 ，自然想寻觅

接近的机遇 ，便借故站起身来说道 ， “社首苏前辈是否考虑一下 ，把刘娥吸纳至

我们诗社来 。以她今日之才 ，若有良师益友尽心指教 ，说不定又是一个蔡文姬 、

班昭呢 ！”

“且慢 ！” 有人打断了陈尧叟的话道 ， “以愚弟之见 ，结论过早 。方才 ，我同

临座学兄私议一题 ，想请刘小姐作答 。 若能在寸香之间完题 ，我便附尧叟兄之

议 ———亦建议吸收她为我诗社社员 。”

刘娥笑眯眯地扶案而立 ：“鹅鹅愿洗耳恭听 ，请这位学兄赐教 。”

“好 。燃香 ！”

不多时 ，有人用火煤儿点燃起一炷香 。人们看看香火 ，瞅瞅出题的诗友 ，厅

堂里的氛围顿时显得紧张起来 。

“足下听好 ，我读出两行十二个字 ，请刘小姐吟出四句诗 ，并道出该诗的作

者 。听明白了 ？”

刘娥微微颔首以示领悟 ：“在下明白了 。”

“请 。” 出题者用手向燃香指了指 ，然后念道 ， “色青黄花乱香 ，风为去日能

长 。”

刘娥挑眉扬颏儿略加思索 ，便吟哦道 ：“草色青青柳色黄 ，桃花历乱李花香 。

东风不为吹愁去 ，春日偏能惹恨长 。 本诗之作者 ，是唐代的贾王 。 不知可算完

题 ，请师长们雅正 。”

“哗 ——— ” 厅堂里响起一阵掌声 。但是由于刘娥是女儿之身 ，经诗社商议 ，

她依然未能如愿加入诗社 。由于她已现女儿之身 ，连今后化装参与诗社活动亦不

便了 。对此 ，陈尧叟至今还耿耿于怀 ，常为刘娥忿忿不平 ⋯ ⋯

屈指算来 ，从诗社初见刘娥至今 ，已是一年有余了 。在漫长缠绵的等待与思

念中 ，陈尧叟由一个十八岁的少年 ，已成长为一个十九岁的 “举人老爷” 了 。然

而 ，同在一城 ，天各一方 。经历了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沧桑变化的意中人刘娥 ，竟

至于置身青楼 ，沦为烟花女子 ，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相识之初他就暗暗立

誓 ：做官当做紫金吾 ，娶妻要娶刘鹅鹅 。在此期间 ，他曾派人将十余封情意绵绵

的信函转交给刘娥 ，亦曾求叔父上门提亲 ，皆因官家不屑于商贾的世俗偏见 ，终

令其酷恋着的心田干涸成了一片荒漠 。现在 ，紫金吾之任他尚在奋争之中 ，而欲

娶的才貌兼优的女子刘娥 ，而今你在哪里呢 ？为情所苦的举人陈尧叟仰望茫茫天

际 ，长叹一声 ，只得扫兴而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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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天早晨 ，天光之剑 ，划破沉沉夜幕 ，东方天际 ，始露出鱼肚白色 。

自古有道 ：夜行路 ，晨赶集 。以贩卖和手艺谋生的人们 ，大多遵循这一古

训 ，天未亮之前要赶到集市上 ，期盼着早揽生意 ，挣个把辛苦钱 。

这时远远地来了一个挑担子的壮汉 。这壮汉正是成都府远近闻名的银器匠人

龚美 ，字世济 ，二十岁模样 ，上穿一件褐色短夹袄 ，下着一条玄色灯笼裤 ，头戴

棕幞头 。他十五岁随师傅学艺 ，月前才满师 。 今儿个 ，他挑着新制的银匠担

儿 ———新铸的化银化铜炉 ，以及师傅精心为他锻造的大小模具 ，身怀跟师傅学就

的那套护身用的打斗武功 ，兴致勃勃地向距成都四十里的四方镇疾进 。担儿悠

悠 ，步子急急 。第一次赶集揽活儿的那份昂奋 ，那份怵惧 ，那份莫名其妙的惶惑

与不安 ，似乎都化作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力量 ，驱赶着他的身心与脚步 。

月暗星微 ，黎明将至 。龚美透过薄薄的雾霭远眺 ，黑蒙蒙的村庄已在视野之

中 。他轻松地放缓步子 ，暗想 ：腿随心愿 ，总算提前赶到了 。这时 ，天空越发放

亮 ，路旁原野的蔬菜禾苗 ，渐渐清晰了面目 。他挨近了四方镇的村口 ，拽过束腰

长带的一头抹把汗 ，磨担儿倒肩正要进街 ，只听得道旁打谷场上窸窸窣窣 、刷刷

啦啦传来一阵儿轻响声 。龚美循声望去 ，只见稻草堆里钻出一个少年 ，手里拎一

只长布口袋 ，朝道路两旁东张西望 。那少年行动诡秘紧张 ，神色苍白惶然 ，见有

人挑担儿停在近在咫尺的路中央 ，于是就像受惊的野兔 ，倒转身儿就要走开 。

“请留步 ！” 银匠龚美冲少年的背后疾呼 。

少年一个急煞车 ，脚钉在原地 ，但他并不转身面对龚美 ，而是呆呆地站着不

动 。

“哈哈 ！我看出破绽来了 。你是一个女娃 ！” 龚美放下担儿 ，言语表情都异样

郑重 ，“你这样现身人前 ，一旦撞见居心不良之辈 ，会吃亏的 。”

少年激灵一下转过身 ，一对秀目直扫龚美的面颊 。 “谢谢大哥指点 。” 少年言

犹出口 ，两行感激的热泪 ，已潸然垂下 ，泪滴滑过白嫩如玉的脸庞 ，浸湿了青缎

胸衣 。

“你是遭难逃出来的吧 ？” 龚美猜测说 ， “不过小妹请放心 ，我不是歹徒 ，不

会伤害你 。你若信得过我 ，我可以倾力相助 。”

“扑通” 一声 ，少年闻言 ，双膝着地 ，跪在龚美面前 ：“谢谢大哥 ！出逃第一

天就遇到大哥这样的义士 ，实属三生有幸 。义士若不嫌弃 ，我愿认你作义兄 。大

哥若不答应 ，我将长跪不起 ！”

龚美哪里经历过这等场面 ，一时手脚无措 ———他想上前搀起她 ，碍于男女授

受不亲 ，欲搀不能 ；答应她吧 ，自己的生计尚无个着落 ，挑担儿赶集第一天就拖

累上这么个义妹 ，生活苦累且不计 ，尴尬别扭亦不讲 ，单夜间打尖住宿就多有不

便 ，这事儿令他思而生畏 。

“你起来 ，我们好商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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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 。”

相持良久 ，龚美见状迫于无奈 ，只好答应了她 。她拍拍膝盖上的尘土眼含泪

花儿一个甜笑 ：“光口头答应还不行 。我们兄妹现在就找个秘密所在 ，对天盟誓 ，

歃血为盟 ，彼此之间终生终世不得相负 。”

“好 ，好 ！哥听你的就是了 。”

说罢 ，龚美没有进镇支摊儿 ，就挑上担儿 ，带上义妹就近找到一户店家买了

香火 ，接着又找到荒野上的一处破庙宇 ，两人焚香结拜 ⋯ ⋯结义的过程中 ，龚美

方知身边跪定的义妹刘娥 ，原来就是梨香院那个以征选破身情郎为由 ，先拖延接

客时间 ，然后伺隙潜逃的倩倩姑娘 。

“你那个叔叔也太坏了 。” 得知实情之后 ，龚美气愤得咬牙切齿说道 ， “携去

仅剩的一点点家产潜逃 ，就够丧天良的了 ，还笑里藏刀 ，居然将胞兄的掌上明珠

骗进梨香院卖掉 ，简直是一只披着人皮的恶狼 。”

刘娥叹口气道 ：“所幸的是 ，在走投无路之时遇到了你这位侠肝义胆的兄长 ，

我今后亦算是有了依托 。此后 ，我将同龚兄相依为命 ，远走天涯海角 ，再也不离

开了 。”

他们步出村外的关帝庙时 ，已至辰末时分 。极目四方镇街心 ，人来客往 ，行

人如流 ，十分热闹 。龚美颤悠一下肩上的担儿 ，回首对刘娥说道 ： “妹妹暂且回

破庙里等我 ，千万不要乱跑 。等我揽活儿挣几个钱 ，就带你远走高飞 。叫狗日的

这辈子永远逮不住你 。”

刘娥目送义兄没入人流 ，便又踅身回到庙里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且为战火焚

毁的荒废庙宇 ，庙宇及其配房已塌了顶 ，大殿亦被烧得千疮百孔 ，但那尊正襟危

坐的关帝老爷 ，却还捋着长髯威风凛然地接受着少数香客的虔诚谒拜 。大殿之后

是一堵堵残垣断壁 ，它们多为蒿草荆棘所掩 。

刘娥不敢久待大殿 ，怕被香客识破自己的女儿身 ，更担心梨香院的人追查到

这里 。因此 ，她后悔不该将这里定为聚首的所在 。值得庆幸的是 ，来这里的香客

极少 ，即使如此她亦为自己暗定一条戒律 ：一旦有香客进庙 ，不待来者进大殿 ，

她便先行从殿侧的小掖门潜走 ，悄无声息地在殿后的荆棘丛中隐藏起来 。

整个上午 ，没有一个香客进殿 。眼看着日头业已西斜 ，庙宇里依然是死一般

的沉寂 。她忐忑不安极了 ，无可名状的恐惧 ，千奇百怪的念头与揣测 ，好似从四

面八方袭来的无数只金钩 ，一个个都抻拉紧拽着她的神经 ，使她紧张得几近崩

溃 。有生以来 ，她第一次品尝到这般刻骨铭心的等人之苦 。 这种神志的痛苦熬

煎 ，要远比肉体的折磨难耐 。她想去找龚美 ，又怕如龚美所说自己撞上冤家 ；继

续等待下去 ，实在是 ⋯ ⋯

忽然间 ，庙门口有了动静 。她支起了耳朵聆听 ，显然有两个男人在对话 ：

“一个黄毛丫头 ，她敢躲这里 ？荒废得比乱葬坟岗还可怕 ，就是胆壮如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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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林好汉来这里 ，头发梢亦得竖将起来 。”

“老弟 ，可别这样说 。” 另一个男人说道 ， “老板娘不是讲了 ，碰到可疑的死

人棺材 ，亦要想着招儿搜查 ；就是挖地三尺 ，也要将倩倩姑娘捉回来 。人道 ，不

入虎穴焉得虎子 。你小子连座破庙都不敢进 ，不敢搜 ，还想得到老板娘的百两赏

金 ？”

刘娥闻言 ，心猛地紧缩了一下 ，随之是浑身筛糠般瑟瑟地发抖 。她没有听下

去 ，赶紧从后掖门溜出大殿 ，躲进殿后荆棘丛中去了 。夜幕降临之前 ，她始终没

敢出来 ，直至镇街店户人家门口挂起红灯笼 ，她才蹑手蹑脚地走出庙门 ，朝镇子

街心走去 。她怕进镇子 ，又不能不进镇子 ；她极想找到龚美 ，又怕寻人不着反被

人捉 。她坚信龚兄不会扔下她远去 。她猜测一定是龚兄到大殿寻她不见 ，误以为

她被人逮去或者疑他不诚 ，偷偷溜掉了 。但是 ，不论属于哪种情形 ，龚兄于近几

日之内 ，都不会离开四方镇 。前方是一家客栈 ，一盏风灯挂在门口 ，门楣上 “客

栈” 两个大字 ，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她在门口游移片刻 ，还是战战兢兢地走了进

去 。

“客官可是住店 ？” 肩搭白布巾的店小二迎上前来 。

“我是来找大哥的 。他叫龚美 ，是位银器匠人 。不知可否住这里 ？”

“哦 ，是这样 。” 店小二深深地盯她一眼 ， “小官人稍等片刻 ，待小的到各房

查问查问 。”

店小二去了 。她像时刻准备逃脱似的走出门房 ，在店门口踅来踅去 ，瞧瞧门

里 ，觑觑门外 。

“官人请进屋里稍等片刻 ，刚才我找到你大哥 ，你大哥说了 ，穿好衣服 ，就

来接你 。” 不一会儿 ，店小二赶出门来对刘娥说道 。

她宽心了许多 ，进屋里刚落座 ，就见从门外闯进两个彪形大汉 ，不容分说 ，

就三下五除二绑了她的四肢 ，用一块有异味的白布巾堵了她的口 ，其中一人将她

横扛于肩上 ，撒丫子就往黑��的大街飞奔 。尽管这险情来得猝不及防 ，甚至连

挣扎一下的机会亦没给她 ，她还是认出了擒拿她的两个人 ———他们都是梨香院的

护院 。她拼命挣扎着 ，扭动着身子想从护院的肩上滚下来 ；她哭叫着 ，暗骂两个

贪得亏心钱的贼人 。但还没出镇子 ，她的神志便恍惚起来 。当她从昏昏沉沉中醒

来之时 ，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破废的关帝庙大殿 。一只红蜡 ，飘忽忽地燃烧着 ，

照得关老爷那张尘封了的面孔比白天还清亮可辨 。

“你终于醒了 ！” 有人激动地说 ， “今日若救不活你 ，我便无颜活在这世上

了 。”

刘娥定睛一看 ，原来身旁曲身坐着龚美 ，一副着急的样儿 。她艰难地抿嘴儿

笑笑道 ：“我捉摸着龚兄是不会离开我的 。在小妹落入贼人魔掌时 ，我还在想龚

兄你一定能救出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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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方长 ，有话待日后再讲 。” 龚美情急地道 ， “你未苏醒之前 ，我就想扔

下担儿 ，背上你远逃 ，可这担儿又是我们将来赖以�口的 ，就 ⋯ ⋯ ”

刘娥闻言精神一振 ，抽身坐了起来 ，左右看看 ，说道 ： “龚兄刚才一提 ‘�

口’ 两个字 ，我就想到了我的那只长布口袋 。那口袋里装的 ，亦是我们将来用来

糊口的一面鼗鼓 ，遗在了客栈的迎宾室里 ，不知龚兄是否取了来 ？”

“我取担子的时候 ，一并取了来 。” 刘娥提起客栈 ，龚美忿忿地气不打一处

来 ， “把门的那个店小二不是个好东西 ，是他通知了那两个护院 ，方擒拿了你 。

凑巧我在隔壁住着 ，闻到了动静 ，追出二三里路 ，把那两个护院打翻 ，总算将你

救了出来 。”

“这么说 ，龚兄打杀了那两个恶人 ？”

“不 。若真打杀了他们 ，我们倒不急着赶路了 。只打昏了他们 ，将他们绑在

了一片坟茔旁的两棵松树上 。我担心他们醒来之后 ，会再追赶我们 。”

“那就快走 ！” 刘娥一听这话 ，忍着裂心似的头痛 ，强自挣起身来 ，信手从担

儿的一端取过装着鼗鼓的长布口袋 ，往肩上一扛 ，便随着龚美颤悠悠 、咯吱吱的

担儿 ，先奔至长江码头 ，而后乘船顺江而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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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年就是太宗淳化元年 。是年初春 ，某日的午后 ，忽然有女子的歌声从真州

江畔传来 。歌声凄婉悲凉 ，如泣如诉 ，分明是一落难女子在诉说自身的遭际 。

真州江右华严寺和尚一澄法师 ，此时正于江边散步 。他驻足细听 ，伴歌的乐

器是鼗鼓 ，鼓声清脆 ，铃声叮咚 ，歌声甜润 ，只是调子过分悲怆过分苍凉了些 。

其歌唱道 ：

蜀山巍峨长江长 ，鼗鼓清脆铃儿响 。

慢道声乐不遂意 ，岂奈小女心悲凉 。

小妹家居成都府 ，少小孤苦死爹娘 。

幸有刘氏收养女 ，视若明珠托掌上 。

东请骚客教诗赋 ，西聘史家授华章 。

三岁颂诗 “鹅鹅鹅” ，五岁命题著诗行 。

八岁抚琴学书画 ，十岁便有才名扬 。

金屋玉食十四岁 ，天火熊熊毁店堂 。

一生积蓄成灰烬 ，百年老店一夕亡 。

二老悲极升仙去 ，余财尽被叔父抢 。

更恨叔心似蛇蝎 ，诓骗侄女效十娘 。

⋯ ⋯

一澄边听着曲儿边漫步前行 ，不觉间便上了江畔滩头 。他右手打个眼罩儿 ，

迎着阳光朝西�望 ，只见江边沙滩的中央处 ，集聚着一片人 ，唱曲之声 ，正是从

人丛中传出的 。他迎着人群走去 。尚未近前 ，人圈外围的一些人早就发现了他 。

这些人知他是华严寺的高僧 ，便主动闪开一条路 ；多数人虽不认识 ，见他白髯拂

风 、雪眉虬长 ，身着大红袈裟 ，必不是一般的和尚 ，便亦纷纷让出一条通道 ，令

他顺顺当当地进入了人圈 ，同唱曲的女子站了个面对面 。

“好一个不同凡俗的奇女子 ！” 一澄法师举目打量 ，不由心头一格登 ，暗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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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这样的奇女子沦作俚曲艺人 ，想必是天意使然 。”

一澄立足未稳 ，唱曲的女子已唱完一支曲子 。这时 ，只见一个粗壮的汉子 ，

将手间的一只细瓷盘儿和一根竹棍儿递向唱曲的女子 。那唱曲女子便敲着盘儿 ，

转着圈儿朝围听曲子的人们讨钱 。边收钱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 “谢谢了 ，小女子

谢谢客官 ！常言道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诸位今天肯为小女子捧场 ，我们

便是有缘 ，有缘便是朋友 。诸位朋友肯把一杯茶钱拱手相送 ，用来帮助朋友 ，让

落难朋友有碗饭吃 ，小女子不胜感激 ⋯ ⋯ ”

少许 ，那唱曲女子旋转至一澄法师面前时 ，她没有向他伸出讨钱的碟子 ，只

瞅了他一眼 ，便转向了下一人 。但一澄法师追前一步 ，将足有五钱重的碎银子轻

轻地放进她的盘儿 。 “谢谢法师 。” 唱曲女子冲他点头一乐 ，腮上的两个深酒窝

儿 ，好似储满了琼浆玉液 ，香醇得令人陶醉 。 “奇女子 ！” 一澄再次颔首暗忖 ，他

坚信自己不会看走眼 ，面前这女子的前程 ，不出数年必然光明远大 ，不可限量 。

唱曲女子收完钱 ，交给了坐在担儿上的青壮男子 。青壮男子向瓷盘儿目数了

一刹儿 ，眉心便皱了起来 ： “真州亦不过如此 ———听曲的人多 ，捐钱的人少 。鼗

鼓响人群长 ，盘儿伸人儿奔 。沿江数城 ，全一个样儿 。”

唱曲女子惨然地笑笑道 ：“如果没有这位和尚的施舍 ，” 她向仍未离去还站在

对面的一澄法师瞟去一眼 ，“怕是更惨呢 。”

青壮男子亦注视着一澄 ，那奇异的目光仿佛在发问 ：你一个靠施舍活命的出

家人 ，有何钱路 ，这般大方 ？

一澄见青壮男子看他 ，便追着目光走近前来 。 “阿弥陀佛 。敢问施主贵姓大

名 、台甫籍居 ？” 一澄双手合十 ，十分客气地问那青壮男子道 。

“免贵姓龚 ，单名一个美字 ，表字世济 ，成都府人氏 。初来真州 ，人地生疏 ，

还望高僧多多关照则个 。”

一澄双手合十转向唱曲女子 ：“阿弥陀佛 ！敢问女施主 ⋯ ⋯ ”

“哦 ！贱内刘娥 。” 龚美不待刘娥吱声 ，便抢先介绍道 ， “我是打金锻银的匠

人 。因沿江诸城生意惨淡 ，难以维持 ，不得不让内人出丑唱曲儿挣几个钱 ，万望

法师且勿见笑 。”

“哪里 ，哪里 。” 一澄忙接过话茬说道 ，“女施主的曲鼗皆佳 ———清音袅袅 ，顺

风沿江 ，悠然荡然声传数里 ，愚僧深居禅宫 ，便闻声而心动 ，刚才这位女眷韵幽而

情雅 ，真所谓美极妙极也。”

“法师过奖了 。” 刘娥谦虚道 。自四方镇为龚美所救之后 ，刘娥便随龚美沿江

而下 ，急火火地逃离了巴山蜀水 。龚美本无意出蜀 ，为了她这个义妹的安全 ，实

属不得已而为之 。为此 ，她由衷地感谢这位义兄 ，一路之上 ，对龚美言听计从 ，

从未说过半个 “不” 字儿 。在长途跋涉中 ，他们孤男寡女 ，不但自身颇多不便 ，

亦颇遭他人非议 。于是 ，龚美便求她做他的妻室 。她欣然接受了他 ，从此他俩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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